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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专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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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乃荣 ○徐川山

　　经济文化生活的空前活跃催生出许多新词语。面对这些多姿多彩、斑驳陆离的新词新语，有的人主张无保留地接受和创新，有的人主张必须限制和规范。在街头巷尾、新闻传媒，有的人说能用，有的人说不。这是个敏感的话题。
　　上海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钱乃荣教授是有名的语言学专家，对怎样来看待新时期里语言的“规范”和“创新”有自己的观点。听听专家的意见，或许对我们加深对新词语的认识有所帮助。
　　○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语，钱教授，请你先谈谈当前出现的新词语有哪些特点好吗？
　　△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群众的语言生活也出现了空前的活跃的新局面，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比如“大款、空嫂、休闲、创收、爆棚、克隆、搞定、爽、酷、大放盘、发烧友、追星族、因特网”等等，有的外来新事物有了意译名词后，又产生音译词和它并用，如“再见”和“拜哎拜哎”，“出租汽车”和“的士”，有的后起的音译词反而取胜，如用“的士”后又产生“面的、摩的、残的、打的”等派行的新词。由于新事物的大量涌现，许多旧词也延伸了新的含义，如“工程”这个词词义扩大，构成词组有“智力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菜篮子工程”、“送温暖工程”、“凝聚力工程”等。我国本来就是一个有多元文化形成的统一国家，有不少生动的方言、社区词也纷纷进入普通话，表现了浓厚的地方风味和多方位的生活情趣。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种更为开放的、英文字母直接介入构词的新形式也出现并使用开了，如“T恤”、“E-mail”、“windows”、“FAX”、“KTV”、“VCD”，日语的词语也在引进，如“新登场”、“消火栓”、“写真集”等等。此外，还有不少从外文直译的新品牌名称出现。
　　社会越开放，新词越活跃
　　○现在涌现的新词里，外来词特别多，从粤语中流传出来的词也有不少。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呢？
　　△语言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新词、新流行语是一定时期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新词新语的大量涌现总是发生在社会最开放的时期。比如我国外来词吸收的高潮第一波是佛教传入的魏晋隋唐，“塔、菩萨、因缘、现在、世界”都是当时借入的外来词；第二波是明代万历年代天主教传入时期，输入的新词有“耶稣、礼拜、几何、勾股”等等；第三波是鸦片战争以后、五四前后。现在我国又面临新的一波外来语吸收和新词创造的高潮。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必须互相交流才能发展的世界，善于迅速吸收外来新事物新名词是我们民族强大、好学和富有生机的表现。新词新语多数来自权威性较高的地方比如经济发达的地区，前个时期从香港，从粤语中流传开来不少词语：“的士”、“火爆”、“看好”、“爆满”、“生猛”、“炒鱿鱼”等。上海曾经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上海文化面向海外，善于吸收，中西融合，上海话对新词新语也非常宽容，对于应接不暇的外来事物，直用其音称呼最为方便。第三波的大量“外来词”大多先在上海话中形成并流行，“沙发、咖啡、加伦、色拉、茄克、啤酒、派力司、麦克风、马赛克、伏尔加”等都是通过上海语音来音译的，比如“沙发(sofa)”，上海读“沙”为“so”，与原音相同，后来吸收进入普通话则读成“sha”了。直接从字面上引自日语的外来词也很多，如“社会、资本、共产、特权、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还有许多很有特色的上海语语词，如“尴尬”、“名堂”、“陌生”、“蹩脚”、“瘪三”、“拆烂污”等等，都通过在上海的文人由报刊杂志带进了共同语普通话。从当年上海话的突出贡献，到现在粤语的风光一时，道理是一样的。
　　新词语有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大家使用新词语，有些人很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语言混乱现象，在当前特别要呼吁语言的规范。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浪潮面前，我们有些上海人对新词语的大度和从容远远不如他们的前辈。一有新的流行语出来，他便会本能地站在其对面反对，美其名曰“语言规范”。
　　众所周知，语言发展便能丰富，而且，任何社会上的语言创新、文体变革，都是以人们暂时不习惯的变化体代替已经习以为常的正体。比如说前一阶段人对大商场使用“广场”一词感到很不习惯。其实这个词词义扩用在香港已有好长时间了，它出自于英语plaza，而英语这个词本也是自西班牙来的外来语。他们都吸收使用得很习惯，而我们有的人刚接触一个新义就要反对，说他理解的“广场”就是“人民广场”的“广场”。但是他不会去反对同样是本义引申使用的、有的商店等用“轩”、“阁”、“斋”或“饭店”等名，难道“沉香阁”是在楼里设佛殿，“国际饭店”每间房间都是吃饭用的吗?就因为这些是旧有的词语，他们看惯了。
　　○确实是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问题，大概这就是语言“约定俗成”原则吧。你能不能举些例子说说在接受新词语问题上，一般有些什么认识障碍呢？
　　△对于新生的词语，到现在我们有些人还颇习惯于采用大批判的思维模式，对某词进行道德评判。比如“淘浆糊”一词语，现在在上海很流行，实际上这个词语折射了现时社会上的一种风气。诸如“敷衍塞责、蒙混过关，做事马虎，搅合一气，滥竽充数，凑热闹、胡说一气，拆烂污，混日子”都是“淘浆糊”现象。有人在某刊上发表文章捕风捉影地去找出“淘浆糊”一词的出身，据说在旧社会是在茶室里猥亵女人时用过的，于是给它贴上一个“坏词语”的标签，以为可以判它死刑了。不过上海人并不买账，还是喜欢流行这个词。记得60年代初在能不能用“嗲”这个词上，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嗲”字有两个义项：一个义项有人说是“故作忸怩之态，娇滴滴”，有人却说是上海人对女性魅力的一种综合形容和评价，它包含了女性的娇媚、温柔、姿色、情趣、谈吐、出身、学历、技艺等复杂的内容，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后来“嗲”又有了一个引申义，表示“好，精彩，够味”。争论是在后一义项上，当时的正派文章就是要置“嗲”字致死地的。他们采用的是人们熟悉的大批判的模式，对“嗲”字像对人一样进行审判。一是用“查三代”法，专往坏处去查，据说“嗲”最初见自“解放前的黄色小报”，因此出身不好；二是用深挖坏分子的方法，咬定它是“一小圈子人里”的“行话”，出自“小流氓之口”；三是用无限上纲上线法定罪，宣判流传此字会“使它的孪生弟兄猖獗起来”，“破坏祖国语言纯洁”，造成“青少年词汇贫乏”和“满口黑话”……。一个“嗲”字竟这么可怕，如此不容于世，“嗲”所代表的人性和海派活力自然要受压抑。到60年代末，不仅曾经充满活力的上海话趋于萎缩，就连普通话也“规范”得成“党八股”了。
　　但是，反对和限制屡屡失败。因为语言的发展不以人的个人主观好恶和意志为转移，某个词语的取舍不可能靠行政命令，而是取决于说这个话的群众的民俗、社会心理、文明程度诸因素的变化。“嗲”字的争论至今已过三分之一个世纪，“嗲”字仍活跃于上海人的口中，而且“嗲”的这个两个义项都载人了1996年出的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
　　与“嗲”字相似的情况在北京的报上有“盖了帽”和“的士”的争论，曾几何时有人疾呼《人民日报》用了“中国女排盖了帽”，是太不严肃了！然而如今“盖了帽”不也收进《现代汉语词典》了吗？
　　○看来，语言的发展确有自身的规律，多数群众喜欢用的词就有生命力。那么，你能不能谈谈，在词语语义的变化方面，有些什么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呢？
　　△词语在社会中的运动、存亡，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词语在使用中产生的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褒贬转移都是常见的现象。比如“勾当”一词，在明清时代是中性词，《儒林外史》中有“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现在变成贬义词：“不可告人的勾当”。贬义词变褒义的也有，如“下海”，原指去做舞女妓女，现在用作改变职业去经商；“跳槽”，原指牲口到别的槽头吃食，现在离开原职自己改变职业的青年当然不是猪或马。上海现今全民通用的很生动的一些惯用语如“讲斤头”、“别苗头”、“避风头”、“戳壁脚”、“照排头”，都见之于1924年版《切口大词典》中的原“流氓、瘪三”用语。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某个阶层造的词语可能会被其他阶层接受使用，有些原来在某专业、某行业小范围内流行的词语也可以扩大使用范围，如“腐蚀”原用于化学，现在能说“腐蚀青少年”，“验收广播操”、“打浦东牌”等也是这种现象。“嗲”这个词有人认为来自洋泾浜语“dear”，它的读音在上海话和普通话里原来都没有音韵地位的，就特为它增加了一个音节。日语为了大量引进外来语，还特地增加了原来“五十音图”上没有的辅音“V”。由此可见，语言的结构也可以随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的。
　　○那么，汉语原来就很丰富，人们为什么非得要用这些新词语呢？
　　△新词新语之所以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就是人们为了直接表现时尚和民俗的需要。只要看看上海发展的历史便可知道。上海开埠后由于思想的活跃，风格的领异标新，诞生了很多有海派特色的新词语，像“洋盘’、“阿木林(amoron)”、“开荷兰水(倒喝彩)”、“吃外国火腿(被洋人足踢)”、“卖野人头”、“毛脚女婿”、“红头阿三”、“一脚踢到十六铺”等等。还有像“毕的生司(empty cents，身无分文)”、“吞头势（tendence，倾向、模样)”等来自洋泾浜英语的词语。在本世纪初，简直是出一个新事物，上海人就造它一个新名词，如：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影戏院、卡车、三轮车、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博物馆、幼稚园、自来水、雪花膏、橡皮筋、拍纸簿等等。
　　开放和创新使当代汉语更丰富
　　○面对这些新词，你认为如何看待“创新”和“规范”之间的关系？
　　△对新出现的语言现象，我认为，我们应取的态度是“宽容”。“规范”主要是针对旧词语来说的，因为旧词已为人们长期约定俗成，具有明确的含义和形式，我们在使用中理应要求严格一些，用错得改，不能胡来。对于新词语，我们应采取宽容态度，在一段时期内不加太多限制，群众用开了，说明它自有其生命力，则我们应予以追认，积极地编入新词典，加以推广。我们对新词语要抱有积极欢迎的态度，我们应承认语言在规范和不规范之间还有一个很开阔活跃的中间地带，必须由时间来考验，由群众来约定俗成，不要过早地宣布某种形式不规范，过去被有些人定为不规范的词语用的人多了，也都成了通用词，这种情况不少。比如我在主编新的《现代汉语》教材的时候，在写“略语”一节中原有一段“不要滥用简称”的话，举的例就是说用“人流”简称“人工流产”，会与“人流涌向广场”的“人流”相混，但是后来编委讨论时一致决定划去这段话，理由是这段话与语言约定俗成的发展原则相矛盾。又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新出来时有人说不规范，只能说“消除疲劳”、“恢复精神”、“保持卫生”，但是“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可以解释为动词带原因宾语，为什么能说“灭火”、“救人”又能说“救火”呢，“救火”也是原因宾语，用习惯了就没有人对它非议。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有“考高中、考大学”，不应说“考研究生”应是“考研究生院”，其实“考研究生院”是带处所宾语，“考研究生”是带目的宾语。“保持卫生”是受事宾语，那么“打扫卫生”便是目的宾语了，都可以解释。新词语“打破大锅饭”刚出来时有人说“饭”怎能“打破”呢，现在不是大家都那么说了么？其实这种用法和“打碎一瓶酒”一样，动补“打碎”的语义指向定语“瓶”。有人说上海话“不要忒高兴噢”不合语法，其实它和古汉语的“不亦乐乎”在结构和表义上都是相似的。多数人已接受的词语，往往会流传下去，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可以斟酌采用，以及时反映我们的新生活的丰富多彩性。我们语言学工作者的工作应该积极对新语言现象予以解释和追认，进行研究，这样，语言学理论也会因此得以发展。
　　○钱教授的思想还是很前卫的。据你看，要使当代汉语更丰富，还需澄清哪些理论或认识问题？
　　△语言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的社会性，语言是全社会人员在一起使用中“约定俗成”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树立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语言观，即语言的变化是绝对的，语言的规范工作应是积极引导而非被动限定的一种社会服务。语言中的词汇有时会有长足的发展，由于西方大量的新概念的输入，日语曾积极及时地用片假名直译过大量的文化科技外来语，这对日本近代现代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飞速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轻看吸收新词对现代化建设和生活的积极社会意义。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集合，世界上凡是开放性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标准化。语言的规则并不是自然规则，自然规则只有“奇迹”才能突破，而语言规则却是人人经常都在违背，所以我们有一门科学叫语用学。面对改革开放的新事物新概念新气象，当代汉语应迎头赶上，积极吸收群众中有生命力的新词新语，及时反映我们的新生活新热点。我们的语言学家不但要观察、追踪、收集、整理新词语，还可以作预测词汇发展新趋势的工作。我们应该改变那种狭隘保守的心态，不要盲目地不自量力地站在新词新语的面前指手画脚。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民族要有文化前途，主要靠创新，在你的积累中没有创新，这个民族就会走向衰老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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